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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文史
同护蓝天绿地碧水 共创卫生健康家园

词汇·名词·称谓类

2.双音节

大娘 你家大娘打算什么时候让
你抱孙子啊？——大儿媳妇（“大娘”，
一般指甲跟乙谈话时称乙的大儿媳妇，
乙的二儿媳妇则称之为“二娘”，乙的三
儿媳妇则称之为“三娘”，余下类推）

姑dià 程家的几个姑diàdià
一个比一个强。——姑夫（“dià”这一音
节，词典中找不出其同音字，淮安读音接
近于方言中“得、呀”的合音，声调第四
声。姑母中，排行老大的，称其丈夫叫“大
姑dià”；排行老二的，称其丈夫叫“二姑
dià”，余下类推；排行最小的，称其丈夫
叫“小姑dià”“老姑dià”，或按最末排行
数加“姑dià”称之）

姑爹 晚上，你大姑爹要来吃饭，你
下班时带些格猪头肉家来。姑奶的丈夫
（大姑奶的丈夫称为“大姑爹”，二姑奶的
丈夫称为“二姑爹”，余下类推；最小的姑
奶，称其丈夫叫“小姑爹”、“老姑爹”，或按
最末排行数加“姑爹”称之）

姑奶 过了年你姑奶就100岁了，你
出去多赚两个钱，到她做寿的时候给你姑
奶挑担大礼。——祖父的姐妹（姑奶中，
排行老大的，称为大姑奶；排行老二的，称
为二姑奶，余下类推；排行最小的，称为

“小姑奶”“老姑奶”，或按最末排行数加
“姑奶”称之）

姑子 我家的五个姑子个个都很漂
亮。——丈夫的姐妹，有时也称别人丈夫
的姐妹（姑子中排行最大的叫“大姑子”或

“大姑娘”；排行老二的叫“二姑子”或“二
姑娘”，余下类推；排行最小的叫“小姑子”
或“老姑娘”，或按最末排行数加“姑子”称
之）

闺娘 他是上辈子修的，几个闺娘对
他都不丑，每月给钱给粮，逢年过节又送
钱又送礼。——女儿或别人家的女孩
（“娘”念轻声niang。女儿中，排行老大
的，叫“大闺娘”；排行老二的，叫“二闺
娘”，余下类推；排行最小的，叫“小闺娘”

“老闺娘”，或按最末排行数加“闺娘”称
之）

家属【内眷】 你家闺娘迷格（明天）
出门，我在内蒙古阿尔山，没法赶回淮安，
我让我家属去你那滩（那里）祝贺。——
妻子（淮安用语中的“家属”多指妻子）

烂货 你这个小烂货，又来（尿）下一
大泡尿，把棉垫子来得湿郭湿郭的。——

称自己喜爱的小孩
老妈【老婶子】 老妈，你放心吧，你

没得儿女，等你老了，我保证养你，你没得
动了，我服侍你。——最小的叔母

老太 饭硬了，你老太吃不了，你去
锅上给她煮些格面条。——曾祖母

老爷【小爷、小老爷】 小九子的老爷
解放前挂过驳壳枪的。——最小的叔父
（“爷”，淮安方言读yí。“老爷”的“爷”读
轻声时是另外的意思）

男的 天色变了，她家男的不在家，
你们几个男子汉快去队场上帮她把晒的
小麦堆起来。——背后称某人的丈夫

娘舅 你妈妈的丧事一定要跟你娘
舅家请示，没得你大舅、大舅妈同意，千万
不能硬来。——舅父

女的 他家女的一大早上走娘家了，
你快去给他家的小闺娘喂口奶，那霞子都
饿小半天了。——背后称某人的妻子

上表【里表、表格子】 小七子的五个
上表都有出息了。——舅舅的儿子
（“格”，淮安有的片区读方言中“哥、扼”的
合音，此处取其音，与其意无关。上表中，
排行老大的，称“大表格子”，排行老二的，
称“二表格子”，排行老三的，称“三表格
子”，余下类推）

他（她）dià 他dià，锅上没得洋火
了，你去赶集，顺便到供销社买一打（十
盒）家来。——说话人的丈夫，这是妻子
当着儿子、女儿的面喊自己丈夫时的特定
称谓

他（她）爹 他爹啊，你记住了，去南
门口带些格熟猪耳头肉回来，中上跟韭菜
炒炒。——孙子、孙女的爷爷，一般是奶
奶当着孙子、孙女的面喊自己的丈夫时称

“他（她）爹”（有时儿媳妇当着自己儿子、
女儿或他人的面喊自己的公公时也称“他
（她）爹”）

他（她）妈 他妈，锅膛里不要揣草
了，粥锅已经潽了。——说话人的妻子，
这是丈夫当着儿子、女儿的面喊自己妻子
时的特定称谓

淮安方言（第六辑）

管其刚 胡鹤毅

宥 城 纪 事
陆汉斌

宥城，原属淮安区泾口镇，本世纪初叶，淮
安区行政区划调整后，现属淮安区车桥镇。它
北临姚河村，南临绿草荡，与扬州市宝应县接
壤，东西横跨溪河，是车桥镇最南边的一个有着
神秘古老传说的村庄。

1984年，我曾在宥城联中读过两年初中。
记得刚刚接到宥城联中入学通知书的时候，心
里很是失落。因为我曾在当年6月初，在流均中
学参加一场小升初考试，看到流均中学整齐的
校舍、操场和学校中心路两旁梧桐树，便深深地
吸引了我。想到9月份我就要到这里来读书，心
里无比激动。可是，没想到朝思暮想的流均中
学最后变成村办的宥城联中，失望的心情可想
而知。另外，我的老家赵铺村行政上属流均公
社，而宥城村行政属当时的泾口公社，怎么说也
应该是流均中学录取我。后来才知道，当时淮
安县教育局考虑到泾口公社的东作村距流均中
学较近，而流均公社的赵铺村与宥城联中临近，
所以两村互换，东作村的学生到流均中学，赵铺
的学生到宥城联中就近入学。教育局的举措显
然是对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却是最远的。因为
赵铺村是沿溪河东西分布差不多有三四里路，
而我家所在的陆家湾是赵铺村最东、且是一个
从溪河弯进去的村庄。所以，我是离宥城最远
的一个赵铺学生，大概要有五里路。每天早晨
去宥城上学，中午回来吃饭，来回四趟，一天要

走20里路。
当时在宥城上学时，一直想不

通这么一个连街道都没有的地方
怎么会跟“城”字联系起来，原来宥
城民间有一个传说。相传，在遥远
的古代，某日清晨，一位神仙扮成
一位白发老者，在河面上撑着一条
船，船上装满了石头，船沿与水面
齐平，看上去像要随时沉没的样
子，在溪河上缓缓行着。这时，一
个少妇正在溪河边洗衣服。老者
便问少妇：“大姐，这个船得沉（城）
吗？”因为是大清早，少妇心里想，
怎么也应该说句吉利的话吧。于
是，她回答说：“这船不得沉（没得
城）”。一转眼，白发老者就飘忽不
见了。因此，宥城村就留下了“宥

城”之名。这个故事在宥城一带很盛传，我在宥
城上学时就听过很多遍。当时很为这位宥城少
妇着急遗憾，说“沉”多好呀！如果宥城是个城，
我就可以在城里读书了。后来很偶然得到一本
郝澍撰写的《曹甸镇志》，书中指出了宥城的来
历，“据志清老人《溪堂琐记》谓：曹操征袁术时，
屯兵于此。太仓村（今属宝应县西安丰镇）为屯
粮之所；宥城（属淮安县泾口镇）为囚放罪人之
地；东金吾庄，有官兵执金吾（官名）者居之；南
烈帝庙，刘皇叔（刘备）随征所驻。故曹甸以此
得名。”曹操讨伐袁术之战发生在公元197至
199年间。当时，射阳湖是南北通道，为刊沟东
道，宥城是曹操关押俘虏罪犯的地方。屈指算
来，宥城之名至今已经有一千八百多年了。

南宋嘉定八年（1215年）编写的《山阳县志》
中对宥城之名也有记载。同治志卷十九云：“嘉
定志云，凡境内之濒于淮湖者多沟浦，故晋口而
北曰杨家沟、太仓、田院浦、宥城浦、邵农浦、东
作浦、荆口浦、官渡浦、顾家堡、郭铃沟、蛇风浦、
三家浦、左家沟、鱼滨浦、琶头、泔沟……此濒于
射阳湖向西者。”

所以，从这两篇地方史志上来看，宥城这个
地名还是很有历史来头的。当地人说宥城时，
把“宥（you)”都读作“柳（liu)”音。

小时候，每天去宥城上学，从我家走上溪河

堤，大概一里路，再行一里到赵铺大桥，再一里
半到韩薛大桥，从韩薛大桥西行一里到东宥大
桥，再一里到学校。每天上学时，这几座大桥就
是我的目标与希望，每走过一座桥，都如释重
负。夏天时气温非常高，溪河堤上树木稀少，走
在堤上，人几乎都在太阳下暴晒。有一次天气
很热，中午回家，我竟然被晒得晕了过去，背靠
溪河堤许久才醒过来，恢复点力气走回家。所
以，直到现在我走路都很快，就是少年时练出来
的。因为，我只有以最快的速度走到临近的村
庄去，才有树荫，可以躲避太阳暴晒。冬天天
冷，溪河堤上更是阴风怒号，无遮无挡，只有快
走快跑才能躲避寒泠，这是唯一的办法。

到初二时，为了少跑一趟路，中午便在学校
留饭。学校有个小食堂，给家较远的老师与学
生提供中午饭菜。老师与学生是分开就餐的，
老师在食堂吃饭，学生用脸盆打一盆汤，没有
菜，每人一碗饭在教室吃。夏天一盆冬瓜汤，冬
天一盆菜汤，菜汤里经常有菜虫，每天都处于饥
饿状态，晚上走回家时都是饥肠辘辘。学校的
司务长兼厨师太抠了，他把一大锅水烧开了，倒
上菜籽油，好像很有油水的样子。打饭时，他把
饭打得松松地，先装在一个碗里看起来是一碗，
然后倒扣在你碗中，面上是冒尖的一碗饭，其实
底下是空的。所以，一碗饭说是半斤，其实仅仅
三四两。记得一个姓胥的同学，我们叫他老胥，
好像是宥城邻村下舍人。他中午要吃三碗饭，
还会骑自行车，他有骑着自行车送米到学校的
便利。而我父亲在外地上班，无暇顾及我们。
每次我要自己背米到学校，背重物，一里轻、二
里重，三里四里扛不动。年纪小，没力气，五里
路又太远了，根本背不动，所以不敢多吃。

在宥城除了中饭吃不饱，再就是晚上怕放
学晚。从我家到学校要经过四处坟地和一处小
荒。旧时小孩死去，大人常常就把死小孩往小
荒地处一扔了事。所以每次老师迟放学，我就
担心不已。我们的班主任叫刘学文，常常打麻
将而忘记了我们的放学时间。冬天天日短，回
家时天常常黑了。因为我上学是跑单帮，只有
我一个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快走，碰到坟地就是
一路快跑。那时候，我大姐也在宥城上初中，她
有个同学叫爱群，上学时，总是一起等她，晚上

放学时再一起回家。我姐上学时，每天天要擦
黑时，我父亲就站在我家屋后喊“云啦”（我姐名
字最后一个字为云），而姐姐她们恰恰就要经过
溪河堤上的坟地，听到父亲的声音，她可能就不
害怕了。父亲虽于2019年8月辞世，但是这个
声音却永久的留在我的记忆里。

宥城联中的校舍紧靠溪河，有两排，靠北边
一排是小学和初一，南边一排是初二、初三年级
和办公室。另外，有一块操场也兼农民的晒场，
中间有条中心路，中心路上有一株粗可两人搂
抱的大柳树，树上挂了一块铁片，那就是上下课
敲的铃。我上初一时，语文老师是宥城本地人，
嗜烟好麻将，他一年四季似乎总是上身穿黄军
装，头戴一顶黄军帽，牙齿与手指均呈褐黄色，
大概是因为吸烟多的缘故吧，但人却极和善。
数学老师赵必辉，四十多岁，整年一身蓝布中山
装，连风纪扣子都扣得整整齐齐，衣服一尘不
染，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人极严肃，教学认真，每
个学生都怕他。英语老师智应时，历史老师赵
光，物理老师王永山，当时这几位老师都很年
轻，朝气蓬勃，他们那时的样子，到现在都历历
在目。

宥城村分东宥、西宥两个自然村落，沿溪河
呈南北分布状，“陈”和“智”是宥城的两个大
姓。宥城本地盛产豆制品茶干，色香味美，驰名
乡里周边。还有鞭炮，宥城鞭炮尤其出名。我
在宥城上学时，中午在学校吃饭，闲时帮当地村
民插炮捻子，一盘五分钱。鞭炮虽然给当地带
来经济利益，但也常常出安全事故。一不小心，
火药便会爆炸，常常把人家房顶都炸没了，甚至
还出人命，我上学时就有好几起。宥城结娃娃
亲风俗盛行。我上初一时，我的同桌陈同学，有
天跟我说，我明天不上学，你帮我请下假，我妹
妹明天定亲。第三天他带了一把糖果塞给我，
说是他妹妹的喜糖。其实，他妹妹才8岁。娃娃
亲后遗症不少，双方长大后有时会悔亲，我上学
时就听说一个姓陈人家的儿子考上大学，要悔
娃娃亲，女方便到其家大闹，谓陈姓为“陈世
美”。我其实在宥城也有过一门娃娃亲，女孩比
我高一个年级，梳着两条长长的辫子，有时看着
她从大柳树下走过，有一种莫名的感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电影《上甘岭》主题曲

《我的祖国》很流行，歌中唱到“一条大河波浪
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
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每每走在溪
河堤上，哼起这首歌时，我总认为这是描写宥城
溪河两岸的情景。八十年代初，这正是溪河两
岸的样子。一次区委宣传部傅部长来访，闲聊
时得知，他老家就是宥城，他还是我大姐的同班
同学。宥城的一草一木，在他的叙述中一下子
清晰起来。饭店窗外的上海延安路上车水马
龙，坐在我身旁的是捷克大使馆商务处领事艾
瑞修先生。他的家在遥远的捷克小城利托米息
尔，是个非常美丽的小城，捷克最著名音乐家斯
美塔娜就岀生在那里。斯美塔娜的成名曲《我
的祖国》也是描述捷克母亲河伏尔塔瓦河，不禁
让人感觉恍如隔世。笑谈间，四十年眨眼而过，
令人唏嘘不已。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生命之
河，艾瑞修先生心中的河也许是伏尔塔瓦河，而
我的生命之河却是故乡的溪河。她安放着我的
少年记忆，少年时不知多少次我曾在溪中击水
游弋，每当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到溪河中游
泳，一切烦恼也随之抛到九霄云外。记得1991
年7月淮安大水，溪河水猛涨，河水高过堤内屋
脊，我与姐夫站在河堤上望着咆哮着东流而去
的河水打赌。我说，今天我能逆流而上，游到赵
铺大桥。姐夫有点不信，他在岸上走，我在水里
游，逆流而上。中途他大概感到河水太凶险，叫
我放弃，他情愿认输。我当时虽然有点力竭，但
我觉得还是要坚持到底，言出必行，尽管最后我
筋疲力尽，可终于还是游到了赵铺大桥。从此，
我就暗下决心，以后一定要以此精神拼博，永不
言弃，这是我最后一次在溪河游泳，溪河锤炼了
我的意志，给了我最朴素的人生道理。1993年
出国后，为稻梁谋，在外东奔西走，很少再回故
乡去，再也没有与溪河亲近的机会。河水汤汤，
命运无常。试想，如果当年，我谈成了儿时宥城
那门娃娃亲，今天我又会成为什么样子呢？或
许，我可能又是走另一条路了。心下这样想着，
忽然觉得自己是否真的老了？于是，我又下定
决心，待下次归国回乡时，我一定要沿着溪河去
宥城走一走，看看宥城今天的样子……

故乡，是我永远挥之不去的美好回忆。（作
者为淮安区籍捷克华侨）

1961年，我出生在淮安县徐杨公社，即现在
的淮安开发区徐杨街道。由于地处淮安城北面，
民国以来至建立淮安开发区前，这里泛称淮安北
乡。

淮安北乡由于城市化的推进，一些方言土语
正在消失。如今，你如果冷不丁讲一句土话，不
要说外地人，就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年轻人，也是
一头雾水。

下面列举几个与人们生活休戚相关的土语
词汇并尝试进行一番解析。

一、追野
徐杨北枕废黄河，是古淮河山阳湾的腹地。

这里的原始村落，人们逐水而居。在广袤的田野
上，春夏满目葱茏，秋冬一派苍茫，是野生动物理
想的栖息地。

追野，顾名思义就是追逐野生动物。从前，
这里田野飞禽走兽到处出没。人们见到野鸡、野
兔、獾、刺猬、鹌鹑等都有捕捉的冲动。众人追
野，人声鼎沸，围捕惊慌失措的动物，让人倍感紧
张、刺激。于是，追野又成为旧时人们的狩猎娱
乐活动。

我在五六岁时见过众人追野的场面。当时
是春天，大人在生产队田间集体劳动，我们小孩
在附近玩耍。突然，远处空旷的田野，一群人叫
喊着向我们飞奔而来。小孩不懂事，以为生人来
打架。大人说不要怕，是在追野。只见一只飞奔
的野兔被一群人追赶。

随着语义的演化，“追野”一词，现在变成了
委婉的疑问词，意“干吗”，是熟人之间碰面时打
招呼的问候语。如熟人碰面问：“追野去啊？”答：

“不追野，喊匣子吃饭。”或干脆回答：“喊匣子吃
饭。”有时争吵起来也会以挑衅的口气问：“你想
追野？”

现在，土语“追野”变成了淮安城乡通用的方
言，可见这个词起源早，生命力强。

二、鬼神坛
小时候兄弟姊妹吵闹，妈妈回家后总是发火

道：“家里一天到晚像鬼神坛。”虽然年幼不知“鬼
神坛”为何物，但根据当时的语境，我能推测大人
讲“鬼神坛”的语意。

其实，鬼神坛是祭祀孤魂野鬼厉坛的俗称。
古人认为：“孤魂野鬼常怀怨气，如不加以安抚，
容易化为厉鬼（恶鬼），作祟影响地方。”《春秋左
传》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明初，洪武皇帝下
诏令全国地方设厉坛，祭无祀鬼神。于是，府州
设“郡厉坛”；县设“邑厉坛”；里社设“乡厉坛”。
规定厉坛建在城的北边，淮安的“郡厉坛”建在河
下莲花街；板闸附近有个鬼神坛，估计是凤里乡
的“乡厉坛”。

对无祀鬼神一年三祭，分别是清明节、七月
半、十月朔日。是时，地方官员率众在厉坛举行
祭祀仪式；失踪者亲属为死者招魂；还有人趁机

向城隍爷雕像告殷状。祭祀现场的景象是吹吹
打打、吵吵闹闹、哭哭啼啼。

厉坛祭祀制度在清末逐渐废驰，“鬼神坛”这
个土语现在也基本失传。

三、充军
淮安北乡骂人土话“充军”，与古代发配犯人

到边远地区带有惩罚性质的“充军”意思不同，它
含有辱骂色彩，意思是“乱跑”或“去不该去的地
方。”如：“找你半天，你到哪块去充军的？”小孩足
踩人家庄稼则会遭恫吓：“再来充军，打断你的
腿！”

北乡没有开发前，“充军”这个词不绝于耳，
细究起来，可能要追溯到明朝的卫所兵制。淮安
是经济战略要地，明初，设淮安卫、大河卫屯驻军
队。卫的编制是5600人，军士家属随军，均为军
籍，可谓“一人当兵，全家入伍”，世袭罔替。所有
现役军士，主力屯田，其余守备，军饷主要来源为
屯田收入。

山阳湾是兵马走廓、洪水过道。在宋金对峙
时期，这里就是人烟稀少，土地荒凉。《乾隆淮安
府志》第九卷漕运记载，淮安卫“其屯样田坐落山
阳、阜宁、安东三县地方，共16屯伍”。可以推
测，明朝淮安卫的屯田应该主要集中在涟水、淮
安北乡之间，废黄河两岸。据方志记载，山阳有
淮安卫的马草场一处，地点应该就是现在的徐杨
马厂（场）。

军籍受歧视，一般民户更视军户为“贱民”，
不愿自己的子女同军户联姻通婚。直到现在，许
多北乡人根据传说都认为自己是苏州阊门移民
的后裔也就情有可原了。

充当军户是淮安北乡移民世代的痛，越是痛
的地方越是会被人揭伤疤，因此，土语“充军”骂
人是有杀伤力的。

以上是一家之言，难免失之偏颇。抛砖引
玉，希望得到有关专家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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